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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之株洲形象建构及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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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通过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凸显冲突的画面构图和强化真实的视听

策略，建构了株洲“宜居之城”“动力之都”和“科创之都”的工业城市形象，但这类工业题材影视

剧中建构的株洲形象，也存在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叙事消解恋地情结以及传播缺乏清晰形象等问题。

缘于此，株洲市政府等相关部门要通过加强“产业规划 + 政府联动”的顶层设计、倡导“工业题材 +
类型创作”的本土化影视创作、强化“工业优势 + 互动传播”的宣传推广等方式，推动中国工业题材

影视剧在“城影互动”的文化逻辑中，建构更具文化魅力的株洲影像，实现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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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Zhuzho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dustry-Themed Films and TV Dr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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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emporary Chinese industry-themed film and TV dramas have constructed Zhuzhou’s industrial 
city image of “livable city”, “power ci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ion city” through distinctive 
characters, picture composition that highlights conflicts and audio-visual strategies that strengthen realism. 
However, the image of Zhuzhou constructed in this kind of industry-themed film and TV dramas also exists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city personality in the connotation, the narrative dissolution of topophilia and the lack 
of a clear image in the communication, etc. For this reason, the Zhu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develop the image of Zhuzhou as an industrial city. Because of this, Zhu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dustrial planning + government linkage”, 
advocate the localized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of “industrial themes + genre cre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advantages +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with industrial themes in China to construct a more culturally appealing image of Zhuzhou in the cultural 
logic of “city-film interac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fluence and reputation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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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是城市具有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

表现特征之和，也是城市在人们心中所反映的直

观印象。作为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体，城市形

象既源于人们对城市的直接感知，也依赖于媒介

的构建与想象。“电影是工业革命和近代都市兴

起的直接产物。”[1] 电影诞生于巴黎，在被誉为“电

影之父”的卢米埃尔兄弟的作品中，即展示了电

影与工业、城市之间的深度关联。在向全球扩散

过程中，电影在展现与城市契合的现代性特征的

同时，也以本土化方式适应所在城市的文化环境。

因此，自摄影术流行以来，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

播就逐渐形成了以“影像”为依托的格局。城市

滋润电影，电影呈现城市；城市消费电影，电影

也塑造城市。“影”“城”关系表明，城市空间

既是电影消费场所，又是电影故事的展开舞台。“城

市电影不仅记录和反映着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

影响和塑造着以现代城市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

和社会关系。”[2] 电影在城市形象建构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电影所展示的城市空间景观和文化形

态必然会在观众中建构起关于城市的认知与形象。

“电影以故事来赋予城市情感，依靠观众在城市

中的旅游体验再度复制出现电影中的场景，对城

市品牌塑造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3] 在世界

电影史上，“浪漫之都”巴黎、“犯罪之都”纽

约等城市形象的建构，都与电影有着深刻的渊源。

湖南株洲古称“建宁”。1953年，新中国“一五”

计划启动，株洲因交通便利，成为南方最为重要

的交通枢纽和全国八个新建重点工业城市之一。

1956 年，株洲升格为地级市。60 年来，凭借着

区位优势和奋斗精神，株洲迅速成长为全国闻名

的工业城市和“长株潭都市圈”三大核心之一。

2014 年，国家提出两型社会发展战略，株洲作为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枢纽城市，其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成为学界关注热点。有学者从营销学角

度，主张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彰显“两型城市品牌

形象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

空间环境识别系统”[4]，构建具有地域标识和文化

特色的株洲城市形象。城市形象需要自我设计与

定位，但更是交互性建构的结果，它是在与对象

交往互动中被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因而高度依

赖媒介的建构与塑造。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图像

时代来临，“图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渗透到城

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城市景观塑造也更倾向于建

立在符号的视觉表意之上，人们对于城市景观的

感知和想象无一不依赖于图像建立的符号解释模

式。“受众在观看、采择和交流中不断强化符号

性的城市记忆，在视觉符号解码、再编码的过程

中形塑关于城市的想象，人与城市的关系在持续

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加深。”[5] 作为以图像生产为特

征的艺术形态，影视艺术能利用其媒介特质，以“影

像”方式参与城市符号建构、记忆塑造和文化想象，

使城市得以在群体中形成共享的影像记忆和影视

形象。在早期电影发展史上，人们对城市与电影

关系缺乏深刻认知，城市形象建构处于自为阶段。

随着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品牌建设的需要，

城市管理者日益重视影视在城市形象塑造和品牌

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和规划

影视产业发展，以引导城市形象的建构方向，为

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强化市民对城市的认同，

提升城市竞争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株洲由乡村

小镇崛起为南方工业重镇，其建城史就是中国工

业发展史。工业化过程即是城市化过程，工业题

材影视剧是最能凸显株洲城市气质和文化精神的

题材类型。本文拟将“株洲”作为城市形象的建

构主体，梳理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中的“株洲”

元素及其形象建构，分析其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

策略。

一、“影”中“城”象：当代中国工业

题材影视剧中的株洲形象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包含株洲元素的影视

作品大约 30来部，具体包括电影《灵魂的救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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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宽恕》《母亲的泪》《小山河》《寻湘》《网

约司机》《老鬼》《学爸》《再见初恋》《英雄之恋》

《李畋传奇》《上林寺传奇》等，微电影《我的梦》

《笔记》《夏天是支歌》《下半身 下半生》《我们》

《爱情公交》《妈妈背上的阳光少年》《山里的“天

图”娃》《山里留守孩子的暑假》《有爱就有家》

等，电视剧《奔腾年代》《最好的时代》《雳剑》《我

们的少年时代》《亲爱的小孩》《舞出我人生》《神

农大帝》《英雄时代》《重中之重》《鸣龙少年》

《守护者》《少年耿飚》以及综艺《花儿与少年 4》
《金鳞集》《匠心闪耀》等。这些影视剧的拍摄

与播出，构建了影视剧中的当代株洲的城市形象，

株洲也因此提高了曝光率和知名度。

（一）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中的株洲多维

形象

1. 自然形象：宜居之城。一江碧水穿城过，满

城芳草绿成荫。株洲位于罗霄山脉西麓，湘江澄

澈，穿城而过，因江中沙洲和两岸多植“楮树”，

故古代亦称“楮洲”，她也是中国惟一一座以“洲”

命名的城市。位于株洲市炎陵县东南部的酃峰（后

改名为神农峰），海拔约 2115.2 米，为湖南最高峰。

神农峰峰峦挺拔，沟谷幽深，莽莽苍苍的森林长廊，

郁郁青青的高山草甸，集原始、神秘、雄伟、险

峻于一体。株洲水系发达，洣水、攸水、渌水等

河流蜿蜒其间。这里气候湿润、植被葱郁，景色

秀丽。株洲美丽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作品争相

取景的对象。在《最好的时代》里面，神农塔夜景、

湘江风光带、神农阁风景区，都在画面中一一呈现，

建构起株洲生态宜居的“湖滨之城”形象。

2. 工业形象：动力之都。株洲工业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五”期间，株洲成为全国重点

建设的 8 个工业城市之一，国家将苏联援助的 156
个重点项目中的 4 项安排在株洲建设。1959 年，

纪录片《成长中的工业城》就对株洲工业建设进

行了介绍：清水塘区的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

已初步建成；株洲玻璃厂即将投入生产；株洲机

车车辆厂的工人正在生产新式的电力机车；等等。

1958 年前后，株洲掀起了大办工厂的热潮。经过

60 多年发展，株洲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和陶瓷等产业为支

柱，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制造工业为主体，

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工业体系。1958 年，株洲机

车厂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影片《奔

腾年代》即取材于此，其讲述了年轻技术员常汉

卿和战斗英雄金灿烂为了新中国电力机车的研发

创新而毕生奉献的故事。蓬勃发展的电力机车事

业、回肠荡气的工业人物故事、机器轰鸣的车间

厂房、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构建出充满强劲活

力的株洲“工业之城”形象。

3. 人文形象：科创之城。人文形象代表着一个

地方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内涵。作为被火车拖来的

城市，株洲以“火车头”精神作为城市文化的核

心精神。“火车头”精神既凸显了株洲的工业文

化特色，也传承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

株洲凭借区位优势、工业制造和“霸得蛮”的“湖

湘精神”，形成了敢攻关、敢突破、敢超越的“火

车头精神”。在以往表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视剧中，

艰苦奋斗精神和民族崛起话语成为剧中人物行为

与情节展开合理化的道德基础，但在《奔腾年代》

等作品中，科学精神被推向前台，个体生活、人

物关系实现了与科学创新话语的整合。在《奔腾

年代》中，常汉卿求真务实，充满科学理性精神，

而金灿烂则正直善良，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常

汉卿和金灿烂的婚姻关系作为这个隐喻网络的主

轴，象征了科学精神与革命理想的耦合。”[6] 此外，

《最好的时代》《麓山之歌》等影片，则通过塑

造林真一、卫丞等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展现了

湖湘儿女奋力拼搏、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二）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株洲形象的建

构手段

1. 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城市的主体是人，

影视作品的主体也是人，因此影视艺术作品中的

城市总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加以表现

的。”[7]《最好的时代》《奔腾年代》和《麓山之

歌》等影视作品，将人物置于时代洪流中展现个

体命运和性格冲突，并透过台词、动作和情态，

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在《奔腾年代》中，

影片开始即通过“抓特务”情节塑造了战斗英雄

金灿烂和“嘴损”工程师常汉卿两个性格鲜明的

人物形象。火车上发现特务，金灿烂敢于挺身而出，

展示出一副“女英雄”形象。常汉卿则在金灿烂

误以为他是特务想向他道歉时，却拒不接受道歉，

反而讥讽金灿烂条件反射式地认为他是特务的行

为是“低等动物”的行为，呈现出一副典型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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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形象。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个性

格鲜明的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从侧

面展示出株洲城市的个性魅力。

2. 画面构图：凸显矛盾冲突。影视是以“画面”

呈现的，画面构图是最具“影视化”特征的表现

矛盾冲突的方法。与其他方法不同，画面构图是

凭借“景别”和“画框”表现人物与人物、人物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在影视中，人物不

能分享银幕空间，代表彼此心理不能认同。电视

剧《奔腾年代》第一集就运用了三种以上画面构

图来表现金灿烂和常汉卿之间的对立关系。（1）
常汉卿讥讽金灿烂后，从画面右侧关门出画，体

现常汉卿不愿与其待在同一空间的意愿。（2）金

常二人面对冯主任的迎接时，都不愿坐同一辆车。

两人虽同处中景画面，但彼此不屑，中间还隔着

冯主任和车辆，这明显看出两人关系对立。（3）
两人上车后，画面运用中近景构图。两人处于狭

小空间，随车辆颠簸而左右“摇摆”，互相挤占

对方画面空间，体现了二人不能相融的尴尬境地。

这些画面构图体现了二人水火不容的关系，奠定

了人物性格和剧情基调，也为剧情发展和日后二

人关系“破冰”埋下了伏笔。

3. 视听语言：强化形象“真实”。作为一种

把握世界的方式，任何艺术形式都必须借助于独

特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艺术创作者对世界的理解

与认识。电影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在口头语言和

文字语言之外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视听语言。

虚构的文学形象留下许多“空白点”，需要艺术

想象丰富与填充，而电影作为视听语言，是照相

艺术的延伸，其“能指”与“所指”、“实像”

与“影像”是重叠的。如此，就使得城市形象能

够在没有人的干预下自动生成，“可视化”方式

让观众获得了一种不在城市现场的“现场体验”。

《奔腾年代》等影视剧以“株洲”为取景地，真

实再现了株洲的城市景观。《奔腾年代》的主要

取景点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最好的

时代》中也有 80％的场景取自株洲，包括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湖南工贸技师学院、湘江风光带、神

农公园和青龙湾等；《匠心闪耀》的主要取景地

则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为了更加逼近真实，

这些影视剧的编剧采访了许多株洲工业战线的工

程师和工匠们。如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

刘友梅院士，就成为《奔腾年代》中常汉卿的原型。

影视艺术视听语言的成功运用，大大强化了株洲

城市形象的真实性和现实感。

二、形象模糊：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

剧株洲形象建构存在的问题

城市创造电影，电影也在生产和塑造城市，城

市形象是在“城”与“影”的互动、互塑与互造

中构建与实现的，城市与电影彼此成就。当代中

国影视剧虽关注到了株洲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并将其置于当代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

完成了对株洲城市形象的书写，刻画出株洲“科

创之城”“制造名城”的城市形象，但总体来看，

这种城市书写还不是基于“株洲”主体地位，其

缺乏城市管理者对形象建构的组织策划。与此同

时，这些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也并未花大力气去深

度挖掘和感悟株洲的城市文化，其对株洲城市形

象的塑造也只是浮光掠影式地简单呈现。“影”“城”

之间的浅层互动，导致株洲城市形象地域文化特

色淡薄、形象特征不够清晰。

（一）内涵：缺乏城市个性

作为影视的艺术空间，城市的表现维度是无限

丰富的。当前中国影视剧中的“株洲”元素多集中

在家庭伦理、工业题材和农业题材，特别是机车制

造领域。城市景观在影视剧中主要表现为“背景板

展示”“浅层参与”和“深度参与”三种形态。只

有以景宣情、情景交融，充分展示人物精神品格，

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展示，才能彰显城市灵

魂。“‘城市性’反映了城市哲学问题，即一种包

含或者可以用来解释城市终极意义的主旨或思想

构造。在电影人的意识中，这种主旨或思想构造是

城市个性的关键提示和基础视点。” [8]51-52《奔腾

年代》等影视剧，虽然展示了株洲“具有高可见性”

的地标景观，但这些景观几乎不参与人物的性格

表现和故事叙事，其与株洲的城市精神之间缺乏

内在的关联。这就消解了株洲在城市想象与建构

中的主体位置，株洲工匠精神、工业人物个性在

这些影视作品中也难以深层次地表现出来。如此，

“株洲”就恰如代数公式中的 ABC 一样，成为人

物活动的虚拟空间，并可代入中国任何一个工业

城市，而并不影响人物的角色性格、关系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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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城市个性”视点的缺失，掏空了株

洲的烟火气息和城市气韵，削弱了株洲城市形象

的饱满度和丰富性。

（二）叙事：消解恋地情结

影视是通过叙事、观影和消费过程参与城市

空间生产和城市形象构建的，只有栩栩如生的城

市描绘和场景呈现，才能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城市

体验和城市形象。“‘恋地’具有鲜明的主观意

识与情感色彩，强调个体 / 集体对某一地缘产生的

情感关联与亲切经验，是一种裹挟着特殊情愫的

遮蔽式想象。”[9] 在《奔腾年代》《最好的时代》

等电视剧中，观众虽能捕捉到一些株洲城市景观，

却难以深入了解株洲文化。即使本地观众，除了

在银幕上看到熟悉场景外，也很难共情人物的行

为、语言和思维方式。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

情感纽带，失“地”的结果，是作为文化母体的

“城市”切断了与文化子体“影视”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空间生产和形象建构也就失去了文化逻辑

和情感依赖。同时，这些影视剧的媒介运用类型

也比较单一。在当代中国影视创作中，凭借互联

网传播，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网剧、短片，在株洲

取景拍摄的不多，这使得株洲城市形象难以通过

这些类型的影视作品去影响青少年这个最具活力

的观影群体；同时，喜剧题材、青春题材和警匪

题材的缺失，也使得株洲城市形象无法通过这些

能够最大限度展现城市空间和地方特色的片种进

行传播。

（三）传播：缺乏清晰形象

在信息时代，人类是透过媒介来认识和建构世

界的，媒介在人类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中扮演极

其重要的角色，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的界限变得

日益模糊。麦克卢汉认为，作为人体的延伸，媒

介并非中性、透明的传播渠道，“媒介传情达意

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

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

人的所知”[10]，并建构出新的媒介世界。城市形

象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作为沟通城市与观众的中

介渠道，媒介的内在物质、符号结构和传播方式

都会影响观众对城市的感知与想象。目前，株洲

城市形象的建构与宣传，缺乏基于株洲文化特色

的形象定位，缺乏宣传重点，其结果是，株洲的

城市形象散漫无序，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城”“影”互动：当代中国工业

题材影视剧株洲形象建构的改进策略

影视是向城而生的，是最具“城市文化”标

记的艺术形态，“城市性”是影视艺术与生俱来

的自然属性。“电影的‘城市性’是指电影从其

城市母体因袭的城市禀赋、城市韵味、城市属性、

城市文化痕迹等特征。”除此之外，“所有关于

城市与电影的互动现象，所有城市施加给电影的

影响，所有电影对于城市的反作用，所有电影与

城市相通的属性”，电影所显示出来的“城市意

味”“城市眼光”，都属于电影的“城市性”范

畴 [8]53-54。作为电影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概念，“城

市性”体现在影视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之中，涉及

城市与电影方方面面。但“城市性”不等于“城

市形象”，“城市性”是电影普遍共同的属性，“城

市形象”是电影与城市之间的个性化关系，是城

市文化、城市禀赋、城市属性、城市韵味在电影

中的独特呈现，是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的品牌化

和美誉化。每个人心中都有其理想的城市形象，

每个城市也都有其多彩多姿的“影像”。作为“他

象”的城市形象，是以“我象”为基础的，是在“我

象”与“他象”的交互性博弈中“化合”而成的。

在由“我象”向“他象”转化的城市形象建构中，

需要影视创作者深入城市文化肌理，了解城市历

史脉络，熟悉城市气韵风情，以创作出具有地域

特色和文化精神的影像。同时，作为城市主体的

政府，也要高瞻远瞩，以积极姿态介入影视文化

产业。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影”“城”

互动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规律，通过影视艺术

生产者和城市管理者的同频共振，才能构建契合

其城市属性和文化气韵的城市形象。

（一）顶层设计：产业规划 + 政府联动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影视艺术既

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市政府要发挥地方的积极

主动性，依据“制造名城，动力之都”的城市定

位和形象战略进行全面的形象塑造规划，制订适

合区域发展的影视艺术产业政策，强化城市与影

视的良性互动，吸引资本、人才、技术、企业等

影视艺术产业要素向本地区集聚，这样，才能为

株洲发展影视产业、宣扬城市文化和传播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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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夯实物质基础。其一，湘东地区是客家文化和

红色文化重叠地区，也是华夏民族人文初祖炎帝

的陵寝之地，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工业文化、

炎帝文化和湖湘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株洲要深

度挖掘区域内红军住址、红军营地、红军战壕、

红军文物、红军故事、红军菜等红色文化资源，

修复具有客家（红色）文化代表性的古建筑、古

民居、古庙宇、古祠堂、古书院和名人故居（旧

居），并以沔水流域内的东阳湖、红军寨为中心，

整合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炎帝文化资源，建立

红军主题公园，加入电竞元素，布局沉浸式互动

演出、剧本杀游戏等业态，进行数字化文创内容

创作，打造湘赣边客家（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建设具有红色文化 + 客家文化特色的影视基

地。同时，加快清水塘工业遗址文化创意园的建

设，将清水塘工业遗址文化创意园建设成为“工

业 +”的文旅基地和影视基地，设立影视打卡地、

影视同款服装秀、影视拍摄花絮大屏，助力影视

剧推广。株洲政府部门要鼓励影视公司在株洲投

拍取景和拍摄株洲题材影视剧，并设立专项津贴，

以促进株洲工业题材影视剧拍摄。其二，组织举

办以工业题材、工业人物、工匠精神为主要内容，

以建构株洲形象为旨归的剧本大赛、短片节、影

视大赛和学术沙龙，建构株洲城市品牌，提高株

洲知名度。其三，“打造文艺品牌传播城市形象，

关键是培养新一代文艺领军人物。”[11] 因此，要

着力挖掘和培养本土导演和影视编剧，壮大本土

影视文艺创作力量。其四，整合区域内高校、研

究机构、艺术团体的力量，加大对株洲历史资料

整理和文化研究，推进研究成果产业化和影视化。

要充分发挥影视评论协会、文学评论协会的作用，

培育影视文化，促进株洲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二）影视创作：工业题材 + 类型创作

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中国

国家建设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20 世纪 90 年

代，大量国有企业工人被迫下岗，承受着市场化

改革的阵痛。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

首的“新东北作家群”，以“子一代”视角，讲

述“父一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历史更迭中的下

岗经历、心路历程和精神困境，其凭借着独特的

创作风格和地域特色迅速崛起。“新东北作家群”

由文学创作向音乐、电影、电视等领域扩散，成

为引人瞩目的新东北文艺复兴和东北文化 IP 现象。

根据其小说改编的《胆小鬼》《漫长的季节》《平

原上的摩西》等影视作品，在“工业题材 + 犯罪

悬疑”的融合中，显示出工业题材创作的丰富可

能性。“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和影视改编，

可为株洲文艺创作提供借鉴。与东北老工业基地

相比，“湖南有株洲这一重要工业城市，作为重

工业基地有很多值得写的故事，重工业题材还未

被充分开发，社会主义工业发展、人性角度、民

族工业腾飞、航空事业等等都是文学与影视可开

掘的向度”[12]。

在株洲历史上，也曾涌现出聂鑫森、叶之蓁

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人作家。因此，株洲市政

府要顺应时代发展，加大文艺创作的支持力度，

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本土工业题材，还原株

洲的历史文化场景，并进行爱情、犯罪、悬疑、

喜剧等类型化书写，以平民化视角、生活化场景、

地域化表达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与再创造株洲

文化元素，在“城市”与“影视”互动的文化逻

辑中，凸显株洲的本土文化特色和城市个性，实

现株洲的“在地化”书写与城市形象建构，让株

洲城市形象变得更加亲民立体和丰富多元。

（三）宣传推广：工业优势 + 互动传播

“城市形象的呈现与传播依托于符号。影视文

本的生产者该如何选择符号，选择哪些符号，成

为城市形象传播中最基本的问题。”[13] 简言之，

城市的形象建构与价值输出，必须要有清晰而精

准的定位，才能向外界传达和构建出明确具有核

心文化价值的城市形象。浮光掠影式的文化拼盘，

是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

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4]。作为“火车拖来”

的城市，株洲是解放后新兴的工业城市，其城市

建设和工业布局，都起始于新中国“一五”计划

期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株洲逐步由乡村小镇

成长为南方工业重镇和在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工业城市。因此，株洲几乎

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步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经典个案。作为以“制造名城，动力之都”

为城市定位的城市，株洲的影视文艺创作要发挥

工业文明优势，以工业文化为抓手，萃取“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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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进行故事化和艺术化加工，以构建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株洲影像，带动红色文化、客家

文化和炎帝文化的全面繁荣，唱响中国式现代化

的交响曲，提升株洲工业知名度和文化辨识度。

同时，株洲要注重激活集体时代的厂矿文化和历

史记忆，通过举办“厂 BA”篮球赛、街头足球对

抗赛、厂矿演讲比赛、歌咏赛、服装模特秀等赛事，

在赛事互动中深化“人”“地”关联，建构和强

化关于“株洲”的集体记忆、恋地情结和地方认同，

塑造具有温度的株洲形象。同时，依托数字技术

和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

建构渠道丰富的传播矩阵，在“传者”与“受众”、

“受众”与“受众”的互动网络中扩散和传播株

洲形象和株洲文化。

作为城市的“无形财富”和“想象的共同体”，

城市形象是城市管理、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

要素耦合而成的复合体。“它聚合了历史和现实、

我者和他者的媒介建构和文化想象，逐步成为文

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家国认同交合的

重心”[15]，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

好的城市形象，能够凝聚地方人心，强化地方认

同，在激烈竞争中提高城市吸引资本、人才和技

术的能力，推进城市创新发展。在城市形象的建

构与传播中，具有“城市性”的影视艺术，是不

可或缺的。“电影具有推动艺术发展、促进文化

交流、引领市场经济、推进国家和城市文化建设

等重要作用，是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指

标，也是城市文化构成的重要元素。”[16] 地处内

陆腹地的株洲，在利用区域地理和历史优势发展

影视艺术产业方面具有天然劣势，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在城市形象建构方面就可以无所作为。在这

方面，同样处于内陆的贵州境内的一些城市，在

利用影视剧建构城市形象方面为株洲做了很好的

示范。《无名之辈》（都匀）、《路边野餐》（凯

里）等电影的火爆表明，影视剧是“向城而生”的，

其与城市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亲缘关系。内陆城

市只要扬长避短，准确把握影视与城市之间的内

在逻辑和运作规律，就能在利用影视剧建构城市

形象上面做出大文章、好文章。目前，株洲影视

剧创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利用影视剧建构城市

形象方面，未来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株洲市政

府可以通过对影视与城市关系的深刻把握，以更

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影视创作与生产，推动

影视产业、企业、项目和投资落地，以建构更具

魅力的“株洲”影像，实现城市影响力、吸引力

和美誉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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